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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孤身一人 独自奔赴孤独 

 
反对单人垂钓 

作为备受瞩目的画家兼作家，菊畑茂久马每当谈及九州派时，表情与语调便变得复杂起来。 

那曾是群心肠软的人。尽管争执激烈，但也有樱井孝身（法国）替缺钱者垫付会费，大山右一（福冈

市）购买作品援助等善举。“将朋友之事视如己出的群体，对我这个天涯孤儿而言就是桃源仙境”。

他在其中尽情挥洒。“他们拯救了濒临崩溃的我”，他怀念道。 

然而人间桃源岂能长存？他屡次与那些重视运动而压制艺术必需的个人创造力的前辈发生冲突。 

“集体至上”“东京攻略”——纵使嘴上这么说，但评论家一到场，谁都难免想出风头。一旦有人抢了风

头，人际关系便开始紧张起来。 

菊畑被东京画廊“单挑”中选。他与当代艺术界最具实力的南画廊签约。此事招致同伴反感，最终他

脱离九州派。“那段青春也算凄惨”。自此，他开始闭门独居。 

 

 

大受欢迎的《奴隶谱系图》 

在 1961 年东京国立美术馆举办的“三十六年的现代美术实验”展览中，菊畑以将五日元硬币密密麻

麻钉满圆木、地面也撒满硬币的作品《奴隶谱系图》震惊了整个美术界。次年 1962 年，他在南画廊首

次个展上推出了圆形的《奴隶谱系图》。有收藏家竟购入十余件镶嵌假牙与义眼的诡异作品，堪称大

获成功。 



1964 年第二回展览呈现“轮盘”系列。原色油漆如旭日般放射状扩散的轮盘，被誉为日本波普艺术

的典范。然而在创作巅峰之际，他却在之后十九年间未再举办绘画个展。 

当时正值万国博览会前的经济增长期。“我意识到欢快煽动投机心理的轮盘画作不过契合时代而

已，这并非我本真的绘画”。当创作变得矫揉造作时，他便无法开拓新境。为探寻“自我创作的本

质”，他闭门潜心于工作室，与画廊渐行渐远。 

  

对作兵卫翁心服口服 

1970年成为东京美学校讲师。这所学校由一位出版社社长在大学抗争浪潮中创办，旨在打造理想大

学。在这里，他让学生临摹被称为筑丰炭坑画师的山本作兵卫（1984 年逝世，享年 92 岁）创作的纪

实画作，最终完成了高 3米、宽 20 米的大型壁画。 

作兵卫是位六十多岁时突然开始凭记忆作画的前矿工。菊畑对这位从未考虑发表、仅凭笨拙笔触创

作千余幅作品的老人心生敬佩。或许是对那个被热潮裹挟、被名利冲昏头脑的时代的反思吧。作兵

卫脚踏实地追寻自我的姿态，让菊畑初次感受到“此人正是我绘画的导师”。 

与此同时，他出版了以战争直观体验为主题的《藤田啊，安眠吧》（1972 年）与《天皇的艺术》（1972

年），并在此基础上推出《战后美术的原质》（1982 年）。他试图重新审视日本近代美术的结构，并 

其中定位作为面家（注：指以面部为创作核心的画家）的自我。 

 

仅凭平面展开较量期间， 

他持续创作了无数素描，制作了上百件立体作品。并非为了展示，而是为了追问“我的本体究竟是

什么”。最终诞生了《天动说》系列——在画布上嵌入木棒与布料，反复涂抹油彩与蜂蜡混合的浓郁灰

调。这是平面与立体的融合。1983 年在银座东京画廊展出。时隔 19 年的个展大获成功，他称之为

“从彻底死亡中重生”。孤独奔跑的历程获得认可，创作新作品的热情油然而生。不久后，“天动说”

系列中嵌入的物体逐渐消失，画面只剩颜料与蜂蜡。自九州派时期高呼“反绘画”拒绝平面创作以来，

他始终执着于立体装置，如今终于拥有了仅凭平面创作一决胜负的自信。更深邃的灰色亦逐渐消退，

画面蜕变为泛着水蓝的《月光》系列及未公开的《月宫》系列。"年过半百，该臻于圆熟了。终究不过

是孤身一人。在孤独中奋力前行。跌倒时，要优雅地消失，不必手忙脚乱。" 

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将于 11月 15日举办“菊畑茂久马展”。这场回顾展包含未公开的立体作品。或许

能在展厅里窥见这位断言“正在举办的九州派展览，对孤独的我毫无触动”的艺术家，其心灵轨迹的

印记。 

 

 



 


